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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的制度性权力探析

———以挪威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为例

郭培清１　 周众望１

（１．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 制度性权力具有权力和工具双重属性，赋予小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弱者的武器”。 作

为国际社会小国，北极国家挪威在北极治理中拥有运用制度性权力的地理优势，挪威接任北极

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实践为探讨小国运用制度性权力提供案例。 从动因来看，挪威运用制度

性权力受到国家形象、大国博弈、制度本身等因素的驱动；从路径选择来看，在小国实力的制约

及地缘政治的影响下，挪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运用制度性权力；从效益来看，挪威运用制度

性权力是其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制度稳定的有效结合。 在乌克兰危机的区域性地缘政治危机

中，挪威积极借助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制度契机，丰富了制度性权力在小国视域下的

实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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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常处于弱势境况。 然

而，弱者亦有其生存之道，制度性权力为小国参

与国际事务、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契机，赋予

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弱者的武器”。 二者的有机

结合值得探讨，比如，驱动小国运用制度性权力

的因素是什么？ 小国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路径选

择及运用后的效益有哪些？ 上述问题的回答不

仅可以有效丰富制度性权力的理论探索，也可

以为当前小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研究提供新

的视角。
作为国际社会的小国，挪威不仅是许多国

际协议的签署地，同时也是许多北极合作机制

的倡导者和重要推动者，①在运用制度性权力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

爆发后，“北极七国”②在北极理事会内部对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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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采取抵制行动，北极理事会因此陷入停摆

困境。① 在北极理事会停摆一年后，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挪威从俄罗斯手中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

席国，从而获得基于北极理事会的制度性权力。
作为国际社会小国，挪威如何运用制度性权力

推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北极合作的恢复，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本文以挪威接

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为案例，探讨小国运

用制度性权力的动因、路径选择及效益。

一、“弱者的武器”：小国与

制度性权力

１．１　 小国的定义

源于现实世界中小国群体的多样性，学术

界对小国的界定复杂且多样。 总体来看，对于

小国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取向：体系取向、
物质取向和认知取向。 基于此，将挪威界定为

小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一，从体系取向来

看，一个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决定了该国的

大小。② 在北极地理范围内，与美国、俄罗斯和

加拿大相比，挪威无论是从人口、国土面积等客

观数据，还是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而言，均可

被界定为小国；其二，物质取向主要是从人口维

度和领土面积等客观数据界定国家的大小，例
如，北京大学韦民教授将人口为 １０００ 万以下的

主权国家界定为小国。 根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的数

据，挪威当前人口为 ５５５ 万，③符合理论研究中

小国的界定标准；其三，认知取向主要是在客观

事实的基础上从认知偏好层面界定小国。④ 在

国内外的研究中，学界普遍将挪威界定为小国，
挪威政府也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小国。⑤

挪威是一个发达小国，“小而强”是其基本

的国家特征。 其一，挪威的经济高度发达，２０２３
年挪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 ８７ ７３９ 美元，位
列世界第四；⑥其二，挪威具有出色的国家治理

能力，在 ２０２４ 年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ＣＧＧＩ）排
名中，挪威位列世界第五。⑦ 作为一个小国，挪
威在运用制度性权力时拥有独特的灵活性优

势；同时，高度发达的经济及出色的国家治理能

力则为其运用制度性权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奠

定了国内政治经济基础。

１．２　 制度性权力的双重属性

制度性权力可被定义为，国际制度赋予行

为体的权力。⑧ 制度性权力具有权力属性和工

具属性的双重特征。 当前，有关制度性权力的

研究大部分也是从这两方面进行拓展。
（１）权力属性

从权力属性界定制度性权力，制度性权力

是权力的一种类型。 最早提出制度性权力这一

概念的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内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
ｎｅｔｔ）和雷蒙德·杜瓦尔（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在对

权力的作用形式进行分类时提出了强制性权

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及生产性权力；⑨我

国学者在此领域也有创造性研究，张发林认为，
随着战后国际体系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
际制度的权力属性日益显著，制度性权力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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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权力；①龚铁鹰认为，软权力

依据其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维度，即制度性权力、
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② 作为权力的一种，
在具体实践方面，通常将制度性权力理解为通

过议程设置、构建话语等方式规范及影响行为

体的能力。
（２）工具属性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的工具属

性，例如，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认为，“国际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促进政府间

达成具体的合作协议。”③在国际社会的权力格

局中，国际制度能实现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并且

充当主权国家实现战略意图的工具。④ 在国际

制度作为权力工具的视角下，制度性权力成为

权力运用的一种工具，成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

获取财富和利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与

工具。 例如，中亚国家将国际制度作为策略性

工具来优化其外交战略。
综上所述，学者对制度性权力的研究不仅

明晰了制度性权力的权力属性，更丰富了制度

性权力作为工具属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内

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多元思路。 基于此，本
文旨在探讨小国视域下制度性权力的权力属性

和工具属性的具体实践，以期丰富制度性权力

的研究。

１．３　 小国与制度性权力

国际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位于权力结构

顶端的是超级大国，其次是大国，再下面是中等

国家和小国，超级大国和大国享有优势地位，而
中小国家在很多情况下则不得不服从大国确立

的秩序安排。⑤ 然而，无论是权力属性还是工具

属性，制度性权力的出现为小国在世界权力格

局中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契机，制度性权力成为

赋予小国的“弱者的武器”⑥。
从权力属性而言，制度性权力成为小国在

国际社会中拥有的权力之一。 丁韶彬在对国际

政治中的弱者拥有的权力进行概述时，提到了

自然性权力、派生性权力及制度性权力；⑦陈旭

在对小国权力论述时，认为国际关系中小国能

够发挥“以小制大”作用，主要是通过自然性权

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行为权力。⑧ 从

工具属性而言，制度性权力成为小国发挥国际

影响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例如，小国可以

通过在联合国赋予的制度性权力与大国进行讨

价还价；越南通过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

事国获得制度性权力，从而塑造国际舆论偏好；
关键小国通过运用制度性权力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超出其预期的影响力之类的例子屡见不鲜。⑨

对小国而言，权力不是其比较优势，权力政治也

不是它们的理想选择，只有国际规则和国际规

范这些制度性框架，才是维护和促进其利益的

根本保障。�I0 在自身实力受限的情况下，小国往

往更加注重对国际规则秩序的维护及国际制度

的重视。
然而，小国如何在大国占优势地位的权力

结构中有效运用制度性权力，不仅受到小国自

身利益、区域态势的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

与国际制度本身的变化密切相关。 首先，国内

偏好结构是理解国际合作的关键。�I1 小国运用

制度性权力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追寻。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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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建立规则，还是创设话语，国际共识在国

际规制体系的发展运行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基

础性地位。 小国在制度性权力框架下所采取的

行动要符合国际行为体的共同利益诉求，从而

获得行使制度性权力的道义支持。 例如，在国

际社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丹麦

所推行的绿色外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

持。 最后，在国际制度视域中，国际组织、机制

和规范成为地缘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地理环

境成为推动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因素。 而相较

于大国，小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经常处于被动

的处境。 因此，小国运用制度性权力需着重考

虑地缘政治及大国关系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小

国在国际社会中有限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区域

协调和与较大成员国的双边伙伴关系来平衡。①

平衡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为小国运用

制度性权力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更有利于小

国通过制度性权力获得更大效益。
“效益”一词来自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可被

视为效果与利益的结合。 小国运用制度性权力

的效益可被视为应然层面对国家利益的追寻和

实然层面对区域及全球问题解决效果的回应。
从应然层面来看，小国在日臻成熟的国际规范

与机制下运用制度性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发挥自

身权力优势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运用

制度性权力，小国不仅可以提升国际地位，还会

促进国内政策的推行与实现；从实然层面来看，
由于自身实力和能力的限制，小国的外交战略

难以具有多元性，小国往往选择自己的“专长领

域”作为发挥自身特长、提升国际地位的外交重

点。② 这就为小国运用某一领域的制度性权力

创造了条件，在小国的推动下，更有利于凝聚国

际社会对某一问题的共识，从而推动国际合作，
促进区域及全球内某一问题的解决。 例如，基
于生存环境的脆弱性，小岛屿国家联盟（ＡＯＳＩＳ）
具有更强烈的环保意识，ＡＯＳＩＳ 利用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下的多边谈判机制赋予的制度性权

力，使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处于非传统安全

治理的关键环节。③

１．４　 小国的制度性权力与北极治理

基于国家实力的限制，小国在创建国际制

度方面并不具备优势。 但作为全球治理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北极治理的独特性为小国运用制

度性权力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在北极治理机

制的建立之初，北极的地理范围构成北极治理

制度建设的空间边界基础，④天然的区位优势为

北欧五国在北极治理中获得制度性权力奠定了

基础，北欧五国是北极理事会及其他现有北极

治理机制的创始成员国，较早制定国际规则，从
而获得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在北极治理机制运

行之时，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区域治理制度

有着明显的封闭性特征，排斥域外国家对北极

事务的过多参与。 以北极理事会为例，根据《北
极理事会议事规则》，北极理事会的参与方主要

可分为三类：一是八个北极国家为北极理事会

成员国，二是六个原住民组织为永久参与方，三
是非北极国家及国际组织为观察员。 北极理事

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所有决策都要经过成员国的

协商一致原则通过，北极八国轮流担任北极理

事会轮值主席国，每届任期两年。 但北极理事

会观察员身份的获得也需要成员国的一致同

意，观察员身份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制度性权力强调权力来自特定的身份，⑤尽

管挪威为国际社会小国，但作为北极国家，其在

当前北极治理体系中拥有远超其国家实力的影

响力。 其一，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极圈内，为避

免对该岛屿主权和资源的无序争夺，１９２０ 年，通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ｉａｎａ Ｐａｎｋｅ， “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ｐ．７９９－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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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领导力’成因分析”，《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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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李春霞、张泽宇：“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中小国家多

边外交的逻辑———越南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分

析”，《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７１－９１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３ 卷

过协商谈判有关各国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
该条约明确群岛主权归属挪威，但同时又确保

其他缔约方享受平等的岛屿利用和开发权。 作

为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所有国，挪威在“主权独

有，共享开发”①的治理模式中扮演着不可替代

的角色；其二，自 ２００３ 年至今，挪威已发布多份

北极政策文件，明确挪威在高北地区的利益诉

求，为挪威参与北极治理奠定国内基础，不断塑

造运用制度性权力的国内利益偏好。 总体来

看，无论是国内政策偏好还是在北极治理中的

影响力，挪威在运用制度性权力方面具备内部

和外部的前提条件。
在当前北极治理体系中，北极理事会是最

重要的政府间高层次论坛，旨在促进北极国家、
北极原住民和其他北极居民在北极问题上的合

作、协调和互动，是在北极地区起到全局调控作

用的治理机制。 根据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

机制，轮值主席国按照加拿大、美国、芬兰、冰
岛、俄罗斯、挪威、丹麦、瑞典的顺序产生，每届

任期两年，主要职责为协调召开部长级会议，与
秘书处进行协调，负责促进部长级会议和北极

合作组织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执行北极理事会

可能要求或指示的其他任务。② 在北极理事会

的制度框架下，它所赋予成员国的资格是挪威

行使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基础，小国在北极治理

中运用制度性权力的策略选择均是在此基础上

得以推进，因此，北极理事会能够作为分析小国

挪威运用制度性权力的案例。
基于上述对小国及制度性权力的认识，本

文旨在探讨小国与制度性权力的双向互动，小
国选择制度性权力的动因是什么？ 如何选择制

度性权力的运用路径？ 以及其所产生的效益，
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挪威运用制度性权力的动因

无论是在北极治理的区域范围内，还是在

国际社会中，挪威运用制度性权力的动因是多

方面的，主要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及

道义支持、在大国博弈间维系平衡和维护国际

制度的相对稳定。

２．１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道义支持

国家形象代表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是主权

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资源。③ 对小国而言，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获取道义支持的手段，两者

是小国选择制度性权力运用的可能。 北欧国家

积极寻求通过形象和认知建设来影响世界事

务，挪威外交部更是直接将声誉与影响力联系

起来，④２００５ 年，时任挪威外交部长约纳斯·加

尔·斯特勒 （ Ｊｏｎａｓ Ｇａｈｒ Ｓｔøｒｅ） 将挪威界定为

“人道主义大国”。⑤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挪威

在全球、区域及双边层面积极构建良好的国际

形象。
在全球层面，挪威积极参与地区性冲突斡

旋、世界和平维护和为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做出了超越自身实力地位的努力。 与此同时，
挪威重视在现有国际制度中塑造良好的国际形

象。 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许多职位只允许小

国担任，这为挪威运用制度性权力提供了契机。
作为创始成员国，挪威不断向联合国及其附属

机构贡献人力和财力。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特

里格韦 · 哈尔夫丹 · 赖伊 （ Ｔｒｙｇｖｅ Ｈａｌｖｄａｎ
Ｌｉｅ）、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女性弗里

达·达伦（Ｆｒｉｅｄａ Ｄａｌｅｎ）、担任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总干事的格罗·哈莱姆·
布伦特兰（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等重要人物

均来自挪威；在财力方面，以《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框架下的绿色发展基金为例，自 ２０２０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刘金源、杨义成：“主权独享共同开发———斯瓦尔巴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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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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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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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挪威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捐款翻一番，每年

达到 ８ 亿挪威克朗。① 在区域层面，作为国际社

会小国，挪威积极构建海洋大国、北极事务大国

的形象。 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对欧

盟海事政策的发展施加了重要的影响。② 作为

重要的北极国家，挪威不仅是最早发布北极政

策的国家，也是现有北极治理机制的重要构建

者和维护者，在塑造自身国际形象方面有着“天
然优势”，矢志把自己打造成北极治理的“引导

者”。③ 在双边层面，挪威借助与世界大国及其

他国际行为体的合作机制，以此推动在全球及

区域层面国家形象的塑造。 以中国为例，在中

挪两国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挪威海洋大学联盟成立，以此拓展中挪两

国在海洋、渔业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自 １９０５ 年

成立独立国家以来，挪威的外交政策始终体现

出一种道德驱动力，并伴随时间推移，挪威外交

政策中道德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因此，作
为国际社会小国，挪威运用制度性权力离不开

良好国家形象塑造与国际道义的追寻。

２．２　 在大国博弈间维系平衡

作为国际社会小国，挪威的安全主要取决

于周边安全环境。④ 从冷战期间到冷战结束再

到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北欧地区经历了安全化、
去安全化到再安全化的历程。⑤ 在区域态势浮

动的背景下，挪威旨在利用制度性权力在美俄

大国博弈间维系平衡，以此保证国家安全。
在地缘政治格局中，挪威具有多重身份。

作为俄罗斯的邻国，挪威与俄罗斯有 ２００ 公里

的地理边界，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与俄罗斯

交战的邻国，但挪威时刻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

胁感知；作为国际社会小国和北约成员国，挪威

追随北约和美国的军事步伐，以此获得联盟的

“庇护”。 多重身份的交织使挪威在运用制度性

权力时带有明显的平衡性特征。 美苏冷战期

间，因北极是美苏之间距离最短的地区，再加上

深厚的冰层为核潜艇提供了天然屏障，北极地

区成为笼罩在冷战阴影下的剑拔弩张之地。 但

此时在非军事化和国家间合作成为奢望的背景

下，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挪威邀请美国、苏联、加拿大

和丹麦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签署了《北极熊保护

协定》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Ｂｅａｒｓ），这是北极国家第一个针对北极事务专门

制定的条约；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局势得以缓

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点辗转至构建新的国际制

度与关系，⑥在此期间，挪威积极通过构建北极

机制性平台获得制度性权力。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时
任挪威外交大臣的托瓦尔·斯托尔滕贝格

（Ｔｈｏｒｖａｌｄ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 正式提出了 “巴伦支地

区”的概念，并于次年 １ 月邀请丹麦、瑞典、芬
兰、冰岛、俄罗斯和欧盟委员会的代表在挪威的

希尔科内斯举行部长会议，发表了《巴伦支欧洲－
北极地区合作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Ａｒｃｔｉｃ）。⑦ １９９３ 年，依据该

宣言，挪威推动建立地区合作论坛———巴伦支

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Ｔｈｅ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挪威此举为与昔日的敌人俄罗斯开

展合作创造了机会，为政府间论坛和政府间组

织开展多边或双边合作以增强互信树立了新典

范。⑧ 无论是签署多边条约还是构建新兴治理

平台，挪威通过在北极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维

系了在美苏 ／俄之间的平衡。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Ｎｏｒ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Ａｐｒｉｌ ４，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ｏｒｗａｙ． ｎｏ ／ ｅｎ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ｕｎ ／
ｎｅｗｓ ／ １２３ ／ ｎｅｗｓ－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ｇｒｅ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ｕｎｄ ／ ．

Ｎｊｏｒｄ Ｗｅｇｇｅ，“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３５，２０１１．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ｒｇｅｓ 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 ｎｏ ／ ｅｎ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ｒ ／ ａｒｃｔｉｃ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ｄ２８３０１２０ ／ ．

韦民著：《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１１４ 页。
岳鹏、陈慧文：“北欧的再安全化与挪威的选择”，《欧洲

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８－１６２ 页。
白佳玉、齐郁：“成本效益分析视角下中国参与北极合作

的实证考察与政策阐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６８－７７ 页。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ｇｅｓ 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 ｎｏ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ｕｄ ／ ｖｅｄｌｅｇｇ ／ ｎｏｒｄｏｍｒｃ３ａ５ｄｅｎｅ ／ ｂａ⁃
ｒｅｎｔｓｓａｍａｒｂｅｉｄｅｔ ／ ｂａｒｅｎｔｓｓｕｍｍｉ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ｐｄｆ．

［芬兰］拉塞·海宁恩、杨剑著：《北极合作的北欧路径》，
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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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极地缘

博弈发生新动向。 一方面，同为北欧国家的芬

兰和瑞典放弃了长期坚持的中立外交政策，申
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北美、北欧在该地区曾经

形成的稳定“三角关系”逐渐转变为北约与俄罗

斯的二元对立，刺激北极局势走向“极化”；①另

一方面，作为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危机使挪威

面临来自俄罗斯更加强大的威慑。 与此同时，
作为即将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国家，挪
威将获得北极理事会赋予的制度性权力，但其

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将北极国家团

结起来，并恢复北极理事会工作的运行。② 在北

极地缘政治局势再次升温的背景下，挪威如何

继续利用制度性权力保持自身与美国－北约和

邻国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平衡，成为保证自身安

全的关键。

２．３　 维护国际制度的相对稳定

国际制度作为国际体系的一种结构是一种

稳定的存在，但它的具体构成却始终会伴随着

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③ 在内外动因联动的

基础上，现存制度为小国选择制度性权力提供

了运用条件，成为运用过程的“催化剂”，而维护

现存国际制度的相对稳定成为小国持续获得制

度性权力的基础。 在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建设进

程中，挪威在其运行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２０１３ 年，北极理事会常设秘书处在挪威北极门

户城市特罗姆瑟建立，同时，北极理事会六个工

作组中的两个秘书处、北极理事会永久参与方

原住民组织的秘书处均设立在特罗姆瑟，这为

北极理事会的机制化、常态化运行创造了条件。
最重要的北极政府间论坛的秘书处设在特罗姆

瑟，诸多相关机构云集于此，挪威既得到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支持，也赢得了另一北极大国俄罗

斯的认可，挪威仿若已执北极事务之牛耳。 同

时，挪威曾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间担任北极理事会

轮值主席国。 ２０１３ 年，挪威、俄罗斯和美国作为

共同主席国，在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北极

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作协定》的起草工作中

发挥了主导作用。④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在较短的时

间内对北极地区政治、贸易、安全领域产生了明

显的溢出效应。 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北极治

理机制也遭遇地缘政治的冲击。 “北极七国”在
北极理事会内部对俄罗斯采取制裁，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美国、丹麦王国、芬兰、冰岛、挪威、瑞典

和加拿大发表了《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

极理事会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不会前往俄罗

斯参加北极理事会会议，并暂停参与北极理事

会下属工作组的会议。⑤ 至此，北极理事会陷入

了自 １９９６ 年成立以来的首次停摆状态。 作为

北极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北极理事会的

停摆对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北极治理机制产

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作为最大的北极国

家，俄罗斯在北极环境和气候研究方面是不可

替代的。⑥ 北极理事会内部的“排俄运动”影响

北极理事会本身的完整性，弱化了其参与北极

事务的代表性；⑦其次，作为北极理事会的八个

成员国之一，北极理事会停摆，挪威将无法继续

获得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的制度性权

力，这将使挪威在北极治理进程中失去一个重

要的话语表达机制。 最后，尽管因地缘政治冲

突北极理事会陷入停摆状态，但在全球气候变

暖的自然背景下，合作依然是北极国家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挪威的路径选择不仅是单纯运用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克宇、胡欣：“‘三北联动’，值得注意的战略动向”，《世
界知识》，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５６ 页。

Ｃａｒｏｌ Ｄｙｃｋ，“Ｏｎ ｔｈｉｎ ｉｃｅ：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６３，２０２４，ｐ．３．

李少军、王玮：“理解国际制度的几个问题”， 《国际观

察》，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３８ 页。
“Ｎｏｒｗａｙ ”，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ｓｔａｔｅｓ ／ ｎｏｒｗａｙ ／ ．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ｕｓｓｉａ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ｕｋｒａｉｎｅ ／ ．

Ｔｉｍｏ Ｋｏｉｖｕｒｏｖ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ｋｕ Ｈｅｉｋｋｉｌä，“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ｏｆ Ａｇ⁃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ｒｔａ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ｊｕｌｋａｉｓｕｔ．ｖａｌｔｉｏｎｅｕｖｏｓｔｏ．
ｆｉ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０２４ ／ １６４５２１ ／ ＶＮ ＿ Ｓｅｌｖｉｔｙｓ ＿ ２０２２ ＿ 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徐庆超：“俄乌冲突长期化及其对北极治理的溢出效

应”，《当代世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４９－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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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的制度性权力，更
关系着北极理事会作为制度本身的存续与

发展。

三、权力属性：挪威运用制度性

权力的路径选择

　 　 根据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议程，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挪威从俄罗斯手中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

席国。 在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北极地区的负面

影响下，北极理事会框架下的北极合作受到挑

战，挪威也面临作为小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下的

局限性。 挪威能否顺利接任轮值主席国以及如

何恢复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北极合作，即如何

运用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的制度性权力

成为摆在挪威面前的现实难题。 从北极理事会

的恢复程度来看，挪威从重启北极理事会框架

下的北极合作、有限度恢复北极理事会工作再

到构建北极治理新话语体系，以循序渐进的方

式重新构建北极理事会在北极治理中的核心作

用。 从路径选择来看，挪威主要通过议程设置、
平衡与大国关系及构建话语等方式运用制度性

权力，将北极国家重新纳入北极理事会的制度

框架内，影响北极国家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制度

性权力的权力属性。

３．１　 议程设置与权力交接

为提前做好接任轮值主席国的准备，早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挪威正式启动担任北极理事

会轮值主席的计划，并发布《挪威北极理事会优

先事项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以下简称“优先事项”）。
总体来看，在挪威发布的优先事项中，明确指出

挪威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总目标是促进

稳定和建设性合作，“合作”“共同努力”成为高

频词汇，这也奠定了挪威在担任北极理事会轮

值主席期间的总基调。 具体来看，挪威将海洋

（ Ｏｃｅａｎｓ ）、 气 候 和 环 境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经济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与北方的人民（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四项列为优先事项，确定了挪威在任期间

北极理事会的主要议程，影响了北极理事会内

成员国及其他参与各方的工作重点方向。 该优

先事项聚焦于低政治领域的合作，符合北极理

事会的工作方向及主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冷战

结束后，科学合作被证明是在北极行为者之间

建立信任关系的有用工具。① 同样在北极合作

降温、北极理事会陷入停摆状态的背景下，作为

北极理事会主席国，挪威强调低政治领域的合

作显然更能凝聚北极国家的利益共识，从而顺

利保证北极理事会的有效运作。
除议程设置外，挪威也积极推动北极理事

会轮值主席国权力的交接，以顺利获得北极理

事会轮值主席国角色赋予的制度性权力。 早在

北极理事会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北极理事

会轮值主席的权力交接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俄罗斯将北极科学部长级会

议（ＡＳＭ）的领导权移交给挪威，挪威北极事务

高级官员莫滕·霍格伦德（Ｍｏｒｔｅｎ Ｈøｇｌｕｎｄ）表

示，在移交北极理事会主席职位方面俄罗斯是

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双方都在持续协调合作。②

挪威对俄罗斯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工作

进行了肯定，并对未来合作持有乐观态度，此番

积极表态为北极理事会权力的平稳交接奠定了

基础。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１１ 日，挪威与俄罗斯

的轮值主席国交接会议即北极理事会第十三届

部长级会议在俄罗斯萨列哈尔德（Ｓａｌｅｋｈａｒｄ）以
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 在本次北极理事会部长

级会议上，北极八国发布声明，确认了挪威从俄

罗斯接任过主席国职位，承认挪威作为下一任

主席国的合法性。 这代表着在乌克兰危机背景

下，北极理事会主席国权力的顺利交接，北极理

事会正式进入“挪威时间”。 由此，挪威获得北

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所赋予的制度性权力。 挪

威避开乌克兰危机的干扰，在议程设置和推动

１９

①

②

Ｐａｖｅｌ Ｄｅｖｙａｔｋｉｎ，“Ｃ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Ｍａｒｃｈ ２８，２０２３．

“Ｎｏｒｗａｙ：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ｈａｉｒｓｈｉｐ”，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Ｎｅｗｓ，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ｉｇｈｎｏｒｔｈ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ｅｎ ／ ｎｏｒｗａｙ－ｒｕｓｓｉａ－ａｃ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
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ｈａｉｒｓｈｉｐ，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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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权力顺利交接方面表现

了智慧和理性，重启了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北

极合作。

３．２　 平衡与大国的关系

为有限度恢复北极理事会的工作创造条

件，在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后，挪威也继

续发挥在大国博弈中的平衡作用，在西方国家

普遍与俄罗斯切断所有外交关系的背景下，挪
威与俄罗斯仍存在低限度的沟通渠道与合作空

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来自挪威海洋研究所与

俄罗斯联邦渔业和海洋研究所（ＶＮＩＲＯ）的两艘

科考船一起在巴伦支海进行年度航行；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挪威与俄罗斯官方层面就 ２０２４ 年在巴伦

支海设定捕捞配额达成协议；①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俄
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俄罗斯北极事务巡回大使尼

古拉·科尔丘诺夫（Ｎｉｋｏｌａｉ Ｋｏｒｃｈｕｎｏｖ）为新任

俄罗斯驻挪威大使，②这也表明俄罗斯重视与挪

威在北极地区的外交接触，以维持北极地区的

稳定与合作。 这也是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西方

国家中与俄罗斯在官方层面开展的为数不多的

合作，为挪威推动北极理事会工作的恢复及开

展创造了契机。
挪威通过运用主席国所赋予的制度性权

力，将俄罗斯和美西方同时纳入北极理事会的

行动框架内，再次维系了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

间的平衡。 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挪威

积极与北极国家和六个原住民永久参与方进行

协商，就逐步恢复北极理事会工作组的工作达

成一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北极理事会内部同意以

书面形式开展工作组工作；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在原有

的协商基础上，北极理事会参与各方同意以线

上会议的形式开展工作。③ 尽管北极理事会的

外交级别会议继续暂停，但在挪威的推动下，工
作组会议的重新开展标志着北极理事会在结束

停摆状态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作
为北极理事会工作之一，俄罗斯在内的八个北

极国家在挪威北部海域模拟了一次大规模漏油

的虚拟练习。 这也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
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罕见的合作，此间挪威的

协调能力有目共睹。
挪威在重新凝聚北极合作共识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北极理事会在北极治理中发挥关键性

作用。 截止到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挪威担任轮值主席

国的任期已过半，在挪威的推动下，轮值主席国

与六个原住民永久参与方代表举行三次会议，
发布两份北极航运状况报告，同时发布 ２０２３ 年

度北极理事会秘书处工作报告。 在挪威的推动

下，北极理事会于 ２０２５ 年分别在挪威博德和特

罗姆瑟召开两个首次会议———首届北极应急管

理会议和首届北极青年大会。 在一系列的努力

下，挪威依然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之下平衡了美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由此延续了北极理

事会带给自己的制度性权力。

３．３　 推动北极理事会新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推动北极理事会工作有限度恢复的基础

之上，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挪威也积极

带领北极理事会回应当前北极治理的新现实，
构建北极治理的新话语体系。

（１）重视青年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

青年代表着全球治理的未来力量，一国青

年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该国未来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④ 作为当前

全球治理的新疆域，北极治理也逐渐开始纳入

青年力量，尤其重视原住民青年在北极治理中

的作用。 例如，２０２４ 年 １ 月，欧盟启动了为期四

年、名为“青年共创北极未来” （Ｙｏｕｔｈ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ｓ）的资助项目，旨在鼓励并增强

２９

①

②

③

④

“Ｎｏ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２０２４”，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Ｎｅｗ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ｉｇｈｎｏｒｔｈ⁃
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ｅｎ ／ ｎｏｒｗａｙ － ａｎｄ － ｒｕｓｓｉａ － ｒｅａｃｈｅｄ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４，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４．

“Ｐｕｔｉ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ｓ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Ｋｏｒｃｈｕｎｏｖ Ｎｅｗ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ｔｏ Ｎｏｒ⁃
ｗａｙ”，Ｔｈｅ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ｂａｒｅｎｔ⁃
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ｕｔｉｎ－ａｐｐｏｉｎｔｓ－ｎｉｋｏｌａｉ－ｋｏｒｃｈｕｎｏｖ－ｎｅｗ－ａｍｂａｓ⁃
ｓａｄｏｒ－ｔｏ－ｎｏｒｗａｙ ／ ２３１７４９．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ｌｅｖｅｌ
Ｗｏｒｋ”，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ｅｖｅｌ－ｗｏｒｋ ／ ．

顾嘉伟、张兰：“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经验比较研

究———基于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青年探索》，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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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为北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公民和决策者

的能力。① 美国北极事务高级官员埃里克·卡

尔森（Ｅｒｉｃ Ｃａｒｌｓｏｎ）曾表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需要支持和提升北极地区青年的声音。②

基于青年在北极治理中的重要性，作为挪威轮

值主席国期间计划的一部分，北极理事会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在挪威特罗姆瑟举行

首届北极青年大会，该会议汇集北极及其他地

区的青年，提升了青年在北极治理中的参与度。
该会议由挪威任职期间的青年委员会筹办，其
成员中原住民青年占有较大比例。

（２）回应北极地区野火肆虐的现实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发

生野火的次数每年都在创下新纪录，野火灾害

已成为北极地区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 ２０２２ 年

夏天，阿拉斯加超过 １２ ０００ 平方千米的土地被

野火摧毁；③据俄罗斯联邦林业局报道，２０２４ 年

７ 月，俄罗斯远东北极地区萨哈共和国（Ｓａｋｈａ）
的 ６９ 场大火在 ２７６ ９８３ 公顷（１０６９ 平方英里）
的土地上燃烧。④ 肆虐的野火在北极地区产生

了严重后果，不仅破坏了原有北极地区的植被

和生态环境，更对北极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

响。 ２０２１ 年，国际气候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高 级 研 究 员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Ｔｒｏｎｓｔａｄ Ｌｕｎｄ 表示，野火活动增加是

气候变化给北极社会带来的众多风险之一”。⑤

与此同时，北极地区野火也成为加剧全球气候

变暖的因素之一。 仅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北极野火

就向大气排放了 ５×１０７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瑞典

全年的总排放量。⑥

基于北极野火的紧迫性，自接任北极理事

会轮值主席国以来，挪威多次与北极理事会的

永久参与方、工作组和观察员合作，举办与野火

倡议有关的活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挪威北极理事

会高级官员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办的北极圈大

会上启动了一项野火倡议（Ｗｉｌｄｌａｎｄ Ｆｉｒ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此后，挪威北极理事会高级官员分别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在挪威特罗姆瑟举办的北极前沿大

会、３ 月在爱丁堡举行的北极科学高峰周会议、４
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遇见北极研讨会、５ 月在德

国举行的北极圈论坛柏林分论坛中组织有关北

极野火的会议，并在第七届国际林火行为与燃

料会议（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和第八届波兰格式会议中发表有关

野火问题的主旨演讲。⑦ 挪威诸多举措贯穿北

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全过程，旨在利用其他

北极及国际机制的影响力，以提升世界对北极

野火的关注度，推动北极地区野火问题的缓解。

四、工具属性：挪威运用制度性

权力的效益

　 　 总体来看，挪威通过运用北极理事会轮值

主席国赋予的制度性权力，获得了良好的效益。
挪威通过运用制度性权力不仅实现了自身国家

利益的获取，更对区域态势及北极理事会制度

本身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凸显了制度性权力的

工具属性。

４．１　 挪威利益的实现

从制度性权力的工具属性来看，小国通过

国际制度赋予的制度性权力归根结底是对国家

利益的追寻。 挪威通过运用北极理事会赋予的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Ｙｏｕｔｈ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ｓ”，ＷＷ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ｃｔｉｃｗｗｆ． ｏｒｇ ／ ｏｕｒ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ａｒｃｔｉｃ － ｙｏｕｔｈ ／
ｙｏｕｔ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ｆｏｒ－ａｒｃｔｉｃ－ｆｕｔｕｒｅｓ ／ ．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Ｅｒｉｃ Ｃａｒｌｓ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ｉ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 ｅｒｉｃ － ｃａｒｌｓｏｎ － ｔｈｅ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ｓｅｎｉ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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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道福等：“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北极野火极端事件的气象成因

解析”，《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５ 页。
“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Ｃｈａｉｒｓｈｉｐ Ｗｉｌｄｌａｎｄ Ｆｉｒ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Ａｒｃ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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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权力，不仅实现了国内外战略的联动，更
巩固了挪威在区域及全球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１）国内外战略的联动

基于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的制度性

权力，挪威拥有制定优先事项的主动设置权。
挪威在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前发布的优

先事项与挪威国内在高北地区的政策方向保持

一致，处于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交叉点。① 挪威旨

在将其国内高北政策议题融入北极理事会的优

先事项中，借势推动本国尤其是高北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 首先，挪威高北地区面临人口流失

的问题，例如，挪威公民在斯瓦尔巴群岛的大量

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挪威最北端领土在国

际法律地位的误解，然而在当前采矿业衰落的

背景下，斯瓦尔巴岛的朗伊尔城存在人口流失

的问题。② 因此，促进高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将高北地区打造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地区成

为挪威高北政策的重点方向，这与挪威在优先

事项中提出的北方地区的人民、促进北极地区

经济可持续发展一致；其次，挪威在优先事项中

提到了海洋这一专题，其中包括开发海洋管理

工具、保护依赖海冰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发展北

极观测系统及加强北极航运安全合作等具体内

容。 在国内政策中，挪威将自己定位为海洋经

济体，致力于从清洁健康的海洋中获取资源，挪
威政府也一直注重海洋和海洋工业的发展。③

并且在 ２０１８ 年挪威政府成立了可持续海洋经

济高级别小组，旨在促进可持续利用和价值创

造、清洁和健康的海洋以及蓝色经济在发展政

策中的作用。 因此，挪威在优先事项中提到的

诸多政策与当前挪威在高北地区的政策方向

一致。
（２）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对于挪威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

的努力，国际社会对此表示赞扬。 例如，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冰岛北极大使佩图尔·阿斯盖尔松（Ｐéｔｕｒ
Áｓｇｅｉｒｓｓｏｎ）在北极大会上称赞了在乌克兰危机

背景下挪威在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

所做的努力。④ 同时，俄罗斯对挪威接任轮值主

席对于推动北极理事会工作恢复也持乐观态

度。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时任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

使兼北极理事会高级官员尼古拉·科尔丘诺夫

（Ｎｉｋｏｌａｙ Ｋｏｒｃｈｕｎｏｖ）表示，挪威将采取必要的措

施来保证北极理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⑤ 挪威

通过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的制度性权

力，通过议程设置、话语构建等方式，平稳过渡

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权力，将低政治领域

的议题纳入北极理事会的工作日程中，维系了

北极国家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的合作，展现了

其作为北极国家的责任与努力，是其利用制度

性权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典范。 从表层来看，
挪威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影响范围仅

涉及北极地区，但挪威此次运用制度性权力的

行动，却可以顺应挪威在国际社会中对国家形

象的整体塑造。

４．２　 北欧平衡的再现

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态势中，
一方面，挪威顺应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步伐，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挪威表示，将与欧盟对俄罗斯第 １４
轮制裁的政策保持一致。⑥ 另一方面，挪威在运

用北极理事会赋予的制度性权力的过程中，前
期不断对俄释放北极合作的信号，对俄罗斯及

外界仍表现出合作意愿。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挪威外

交部国务秘书艾文德·瓦德·彼得松（Ｅｉｖｉｎｄ
Ｖａｄ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表示，“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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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作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但仍有机会在较

低水平上继续在北极地区开展工作。 目前正在

进行密集的工作，以就此达成充分的协议和理

解”；２０２４ 年 ２ 月，挪威北极事务高级官员罗斯

博（Ｓｏｌｖｅｉｇ Ｒｏｓｓｅｂø）表示，俄罗斯一直是北极理

事会的建设性成员；①２０２４ 年 ５ 月，挪威北极理

事会高级官员莫滕·霍格伦德也明确表示现在

的任务是平衡理事会中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

的关系，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困难的事情。”②

此时，北极理事会赋予制度性权力成为挪威维

持北欧平衡的一种工具，以合作为主的政策更

有利于小国与大国关系的走近，也使小国有机

会在大国之间实现“平衡外交”。③ 因此，挪威接

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再次发挥了制度性权

力作为“弱者的武器”的工具性作用，不仅拓展了

在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挪威在美俄大国博弈的

行动空间，更有利于缓和当前北极地区紧张的地

缘政治局势，以推动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

４．３　 区域合作的重启

北极理事会从停摆状态到有限度恢复合

作，再到构建北极治理新话语，作为北极理事会

轮值主席国的挪威在其中发挥了作为小国的独

特作用。 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破裂的现实

背景下，由俄罗斯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其他七个北极国家和观察员国派遣特使参加在

俄罗斯举行的会议将涉及太多的政治象征意

义，这种情况不仅剥夺了理事会作为北极对话

主体的作用，而且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决裂的另

一个指标。④ 然而，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小国，挪
威具有低水平的对外威胁能力和意图，此时接

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相较美俄大国具有

更大的优势。 基于特殊背景，挪威此次担任北

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不仅是单纯运用其所赋

予的制度性权力，更推进了北极理事会作为制

度本身的稳定运行。 因此，此次挪威运用制度

性权力所取得的效益更为显著。

五、结　 论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极理事

会陷入“停摆”状态。 根据北极理事会工作议

程，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挪威“临危受命”，获得了基于

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制度性权力。 挪威在

任期间，通过议程设置、平衡与大国的关系及推

动北极理事会新话语体系构建等路径行使制度

性权力。 挪威运用制度性权力获得了良好的效

益，不仅实现了应然层面国家利益的维护，也推

动了实然层面北极理事会工作的恢复。 总体来

看，制度性权力的权力属性赋予了挪威在北极

事务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合法性，而其工具属性

则为挪威争取自身利益、影响区域态势及维护

制度稳定创造了条件。
作为国际社会小国，挪威有效运用制度性

权力有着相较于大国更为“严苛”的条件。 挪威

之所以能够推动北极理事会驶离地缘政治的

“漩涡”，一方面离不开挪威作为小国在大国博

弈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挪威的行动也契合了

北极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 尽管在乌克兰危机

后，“北极七国”在北极理事会内部制裁俄罗斯，
导致北极理事会陷入停摆状态，但这并不意味

着北极国家对北极理事会框架下的北极合作需

求的丧失。 以美国为例，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其所出台的北极相关政策文件提出，尽管乌克

兰危机给北极合作带来挑战，但美国仍努力维

持北极理事会等合作机制。 从北极理事会制度

本身而言，其在北极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 无论是俄罗斯，抑或美国，在短时间内都无

法建立与之地位相似的治理机制。 北极理事会

所赋予的制度性权力仍然是北极国家维护北极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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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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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权益、谋取北极利益的重要工具。 而挪威

正是锚定北极国家这一共同的利益诉求， 才能

够有效运用北极理事会所赋予的制度性权力，
重启北极理事会框架下的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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